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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爷爷二三事我的爷爷二三事
孙英山

龙口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那
就是好多村名都带个“黄”字，如“黄
格庄”“黄家村”“黄城集”“黄河营”

“黄山馆”“黄水河”等。
追根溯源，龙口市过去叫“黄

县”，历史上在秦代就有“黄县”地
名。1986年经国家批准撤销黄县，
设立龙口市。在很多龙口当地人的
口中还是习惯性地称龙口为黄县。
提醒一下，假如你去龙口市旅游，一
定要说清楚是去黄县还是龙口，不
然会走错地方，黄县在东边，龙口在
西城，相距好几十公里路程呢。

在龙口这些带“黄”字的村名里
比较有名的是“黄河营”“黄山馆”和

“黄城阳”。
黄河营村是清代一个很有名的

海军军营遗址，在黄水河入海口，也
是历史上北方重要的海军营地。据
历史资料，这个营地可能要早于威
海的刘公岛。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

家张炜先生和他的万松浦书院就建
在距离黄河营村不远的那片青葱翠
绿、郁郁葱葱的海边松林中。

龙口的“黄山馆”镇曾经是明清
古驿，处于官府传递公文、运输官物
和护送过往官员的交通要道上。中
国近代民主革命家、政治家徐镜心
故居就位于该镇。在这条古道上，
古今多少名士和江湖豪杰都曾经在
这个古驿休憩后，又奔上旅途。

群山环绕，山路崎岖蜿蜒，泉水
叮咚，瓜果满山岗，黄城阳村就坐落
在大山深处，革命年代被称作胶东

“小延安”。在战争年代，黄城阳村
民用生命和鲜血与日寇进行殊死斗
争。抗战时期，许世友将军就曾经
在黄城阳村坐镇指挥，至今村中还
保留着许大将军曾经的指挥部。老
区人民为缅怀将军，把将军当年攀
登过的山顶的石头称为将军石，把
将军走过的松林称为将军林，把将
军蹚过的河称为将军河。

每到深秋时节，看着漫山遍野
树叶凋零、草木衰败，就会有个声
音在心里蹿着高儿朝我叫喊：“赶
快点，拾草去！”

我们村山地少，离村数公里外
有座豹虎山，名字吓人，其实就是
个不太高的小山包，有看山人常
年看护着，平时谁也不敢去砍点
柴火、搂点草。一直等到了深秋
以后，村里才会按照户数划片抓
阄放山拾草。我娘每回去抓阄前
都用香胰子洗好几遍手，但每回抓
的阄都很差。后来我娘就让我去
抓，以为能换换手气，结果我抓的
阄也很差。

放山拾草就两天工夫，村里人
呼亲喊友来帮忙，山坡、沟坎都布
满了人，比过年都热闹。我拾草是
看见哪块草好，就割哪块，忙活半
天也拾不到多少。我妈拾草则像
给山坡剃头一样一点一点挨着割，
割一片、划拉一片，慢慢地就显出
了模样，我妈说这就叫积少成多。
山里的草跟田埂上的草不一样，呈
紫红色，有一股芬芳的香味，特别

耐烧。夕阳西下，人们推着装满草
的车子回家，心里都饱满得不行。
而此时的山坡，光洁得能在上面打
滚了。

我1992年参加工作以后，村
里就不专门抓阄拾草了。到了深
秋，谁愿意去山里拾草就去拾，看
山人偶尔会来看看，叮嘱说别砍树
木。有一次我用镰刀削了一点松
树枝，结果被看山人看到了，非逼
着让我回家喊大人，没办法，我只
好回家喊来我娘。看山人也没过
多责备，反倒跟我娘拉了半天闲呱
儿，叹息说以前的人爱烧草，现在
的人都烧煤和液化气，人都不爱动
弹了。

记忆里，曾经放山拾草的一
辈人最年轻的如今也都往五十岁
上靠了，更别提当年拾草的大人
们了。现在去山野里游耍，草木
深得都进不去人。许多时候在路
上走，看到路旁有一片长得郁葱
的草在秋风里摇曳，就忍不住想
停下来，挥起镰刀割下来，然后捆
成捆儿，背回家去……

我的爷爷孙清，生于1887年，虽然
家庭贫穷，但是他上过私塾，接受过教
育，是一个有知识有文化、有涵养有修
为、性格开朗、思想进步的人。在我眼
里，爷爷是一个不平凡的人。

一

爷爷一生酷爱养花。记得我小时
候，老屋院子南北有一大一小两个花
坛，北面矮矮的花坛里面，栽的主要是
月季。那是爷爷上山刨的山月季（土名
叫曲绿蓬）回家自己嫁接的，开得五颜
六色，煞是好看。南面的花坛齐腰高，
水泥打的面，上面摆满了各种盆栽花
卉，琳琅满目。爷爷养的花主要是以木
本花卉为主，如：桂花、栀子、橘子、长
春、梅花、金枣、佛手、茉莉、盘龙香等。
那些花卉经爷爷之手修整得造型奇特，
美观大方。

那两棵金桂和银桂至今都已经70
多年了，长得茁壮茂盛，我还精心养护
着。每到中秋八月时，它们正是花繁
叶茂时，香气四溢，沁人心脾。为了寻
找到最好的花卉，我曾用自行车带着
爷爷远到牟平花友家交换花卉，交流
养花经验。

爷爷最拿手的还是栽培管理菊
花。在我家老屋后的不远处，有一块巴
掌大的菜园地。春天，爷爷把地刨好整
平，除了种一些蔬菜外，还专门留下一
方，栽了好几垄菊花。那些菊花有20多
个品种，有墨菊、球菊、金丝菊等。爷爷
把一棵棵菊花芽苗扦插在一垄垄的畦
里，浇水、划土、掐芽、打叉、捉虫、施肥、
整形，精心管理。那些菊花在爷爷的管
理下，吮吸着雨露阳光，舒展枝叶，茁壮
成长。秋天，满园各种颜色形状的菊花
次第开放，姹紫嫣红，路过的人都驻足
观赏，称赞花儿开得鲜艳漂亮。

九月菊花开满园。这时候，爷爷让
我帮扶着把园里的菊花一棵棵移到花
盆里，再搬回家，在东厢屋空房摆了满
满一屋子，有30多盆。这些菊花在生长
期间，有强有弱，有高有矮。爷爷把它
们用棘子针、樟立杆“关绑护托，别屈拉
吊”，修整得高矮错落有致，蔚为壮观。
爷爷用小小的竹片写上各种菊花的别
称雅号，放在每个花盆的前方，如：“嫦
娥奔月”“太真含英”“白鸥逐波”“贵妃
醉酒”“昭君出塞”“胭脂点面”“柳浪闻
莺”等。大家看到了，都赞不绝口。一
位退休的老大哥夸我爷爷说：“清爷，你
养花的技术比公园里的花匠还强呢。”
离我家不远的学校办公室和大队会计
室里，有人看到爷爷的菊花漂亮，都找
爷爷要一盆，搬回家观赏。菊花花期
长，放在客厅里，能开两个多月。

菊花盛开时，为了留下美好的瞬
间，家人特意把邻村一位照相的老师傅
请回家，一些街坊邻居纷纷在花坛前拍
照留念。我的家人们也都在花坛摆放
的菊花前拍了照片。

70多年后再看那些泛黄的黑白照
片，里面的老人们都已经作古多年了，
当年的我们如今也接近80岁了。遗憾
的是爷爷不喜欢拍照，一辈子都没有留
下一张照片。不过，爷爷慈祥的音容笑
貌，时常在我的脑海里萦绕浮现。

二

在我和爷爷睡觉的东屋窗台上，摆

放着很多书籍，多是古书和医药方面的
书籍，有《三国演义》《清史演义》《水浒
传》《本草纲目》，还有《三字经》《百家
姓》《增广贤文》等。我打小和爷爷在一
铺炕上睡，爷爷经常教我认字背诗。像
什么《三字经》《百家姓》《增广贤文》《唐
诗宋词》，我都背得滚瓜烂熟。白天，爷
爷带我在离家不远的残垣断壁的“兴隆
庵”旁玩耍。庙里的泥胎被拉倒后，那
里曾做过学堂。我捡到一些短小的石
笔，爷爷教我在瓦片上练习写字。在没
有上学之前，我就能认很多字，能背诵
很多古诗古词，知道很多古人发奋读书
的励志故事。

20世纪60年代，村里东西大街的
房檐下有3个小喇叭，在那个没有收音
机和电视机的时代，大家都喜欢在大街
上听广播，了解一些国家大事。1954
年，在外地工作的父亲回家时，特意订
了一份《农村大众》报。每逢报纸送来，
爷爷看过来看过去，就是不舍得放手，
一份报纸也不知看了多少遍。爷爷还
喜欢看古书，《三国演义》他不知看了多
少遍。夏天，吃完晚饭，大家来到街上
乘凉。在街口的几块大石头上坐了一
堆人，爷爷把书里看到的故事情节讲给
大伙儿听，每天晚上讲一段。他讲得绘
声绘色，大家听得津津有味。

前几天，一位老人对我讲，“你爷爷
那时候非常较真”。有一天晚上，爷爷
照常讲《三国演义》的故事，讲到曹操率
领83万大军下江南这段故事。爷爷讲
完以后，一个听故事的年轻人说：“什么
83万大军，是82万大军。”说着，和我爷
爷争论了起来。一个说是83万，一个说
是82万，争论得不可开交。

一天，爷爷到村西他干儿子家聊
天，说话间又提起此事。爷爷说：“成
仁，你说曹操下江南究竟是83万大军还
是82万大军？”他的干儿子说：“亲爹，管
他83万还是82万，那都是讲故事，不足
为信，管它呢。”爷爷说：“那不行，这中
间差了一万人马了，那还了得。”

三

爷爷身材魁梧，一米八的个子，耳
不聋眼不花，一生几乎没有得过大病。
20世纪60年代后期，社会上兴起了老
太太不许留粑粑簪、老爷爷不许留胡须
的一阵风。爷爷本来须发皆白，留着长
长的白胡子，蓬蓬松松飘在胸前，像故
事中的森林老爷爷。后来村里强调老
人不允许留胡子，我爷爷也顺应潮流，
把长长的雪白的胡子剪去了。

爷爷生前，我父亲给他准备好了
棺材，早年祖辈都是棺木土葬。爷爷
80岁那年，让我用自行车带着他到“二
公墓”（指烟台火葬场）去转了一圈，看
了一看。回来后，爷爷嘱咐我们说：

“我死后也要火葬，把你爸给我准备的
棺材，上木匠铺找木匠锯开，和你叔两
家分了吧。”

爷爷思想进步，响应号召，不搞封建
迷信。1975年2月24日，爷爷由于生土
炉子煤烟中毒不幸离世。我们悲痛欲
绝，遵照爷爷的遗愿实行了火化。爷爷
是我们村第一个接受火化的人。

光阴荏苒，岁月匆匆，不知不觉爷爷
离开我们快50个年头了。每每看到院
子里爷爷留给我们的那两盆生长旺盛的
金桂银桂，我就情不自禁地想起爷爷。

龙口那些龙口那些
带带““黄黄””字的村名字的村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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